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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就是中医药的生命
4月8日一大早，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打开电视，

收看实时报道武汉解封的新闻。“想起我们大年初一刚
到的时候，路上一个人一辆车都没有，我真的很想留下
来，留下来见证这一时刻，见证解封，见证复苏，见证
武汉人的雀跃心情。”4月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黄璐琦说。

黄璐琦1968年生于江西婺源，27岁获北京大学医
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31岁任博士生导师，
38岁成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47岁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
药资源学和分子生药学研究，在栝楼属植物方面的研究
（抗癌、抗艾滋病方面）领先于国际水平。

“我选择解封之前4小时回到北京，一个人把事情
做好了，就应该往后站。”黄璐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说。

一踏上“战场”，我们就都变得勇敢无畏起来
问：赶赴武汉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黄璐琦：我是主动要求前往武汉的，当时根本没时

间多想。救治患者，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检
验我们党员初心使命的时候。只有在第一线，亲自看到
疫情的真实情况，发现一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才能让
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更好的救治作用。我们来了，就可
以与西医并肩作战，同台合作。

问：当时家里人担心吗？
黄璐琦：担心是肯定的。我母亲今年84岁了，是

江西婺源当地的中医，得知我到武汉，很担心我的健康
安全。我姐姐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他是您的儿子，
也是人民的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职责必须要这样
做，怎么可以逃避呢？多多理解他，战斗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也是父母的宝贝孩子，他们更危险更辛苦。只希
望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战胜这个病魔，平安回来，还世
界一个安宁。”这是姐姐宽慰母亲的话，也道出了我的
心声。

问：还记得刚到武汉时的情形吗？
黄璐琦：1月 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带着主

要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临床医护人
员组成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从北京出发，乘高铁赶
往武汉。出发那天，正巧是医疗队队员陈盈盈的29岁
生日。没有提前准备礼物，大家在高铁上送了她一个口
罩，祝福她能够平安凯旋。抵达前，坦率地说医疗队员
还是有些担心、害怕，但到达武汉后，看到街头空旷无人，
来往的只有疾驰的救护车，那时我们就知道，已经踏上
了“战场”，大家就都变得勇敢无畏起来，责任感和使
命感油然而生。

问：到武汉后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
黄璐琦：到了之后，我们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

制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独立病区，重点收治重症和
危重症患者，压力还是很大的。金银潭医院是一家三级
传染病专科医院，西医医院的工作理念、流程方法等与
中医医院有一些差异，对中西医如何结合、中医药如何
发挥作用等需要深入沟通。同时，金银潭医院中药使用
量少，中药十分缺乏，也没有中药处方信息系统，这为
中医药深度参与带来了重重困难。在中西医并重、中西
药并用的政策指导下，医疗队与金银潭医院配合协作，
新增中药处方信息系统、加大药品保障，迅速投入战斗，
有效发挥了中医药作用。

问：返京后团队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黄璐琦：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目前疫情防控已

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4月 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了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我们医疗
队也已经全部返京，正在进行隔离休养。工作主要是总
结在武汉救治的经验，为全球疫情防治和中医药“走出
去”准备方案，另一方面就是有序恢复日常工作。

临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
问：刚到武汉的时候，您对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

信心吗？
黄璐琦：作为一名中医药人，我们深信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瑰宝。出发前，我了解到有一位康复出院的新冠
肺炎患者就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的，这让我们更
加坚信中医药可以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途中我一直在想，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院长，自
己带领医疗队来武汉的使命是什么？一个是治病救人，
另一个就是要发挥并证明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如果能
形成一个核心方，并且把核心方研发成专治新冠肺炎的
中药新药，这是中医药的幸事、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

到达武汉后，我们边救治、边总结、边研究。接管
的病区2月3日第一批8名患者集体出院，我们树立了
信心。2月19日我们决心实现接管病区零死亡，最后也
做到了，我们的信心不言而喻。

问：这个中医药新药找到了吗？

黄璐琦：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我
提到了化湿败毒颗粒。这是我国首个完全具有知识产权
的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新药。

根据疾病临床特点，我和张伯礼院士、仝小林院士
等武汉一线专家，以及在北京的王永炎院士、国医大师
晁恩祥、国医大师薛伯寿等远程连线，共同研讨了国家
中医诊疗方案，在国家诊疗方案基础上，我们优化了化
湿败毒方。获得这个方药后，我们分别在金银潭医院、
东西湖方舱医院、将军街社区卫生院开展重型、轻型、
普通型的临床疗效观察与病例积累。同时，中国中医科
学院启动了应急性任务，完成医院制剂。3月18日，化
湿败毒颗粒获首个治疗新冠肺炎中药临床试验批件。

问：这次新冠肺炎患者对中医药治疗认可度很高，
为什么？

黄璐琦：疗效就是中医药的生命力。临床治病是决
不能造假的，只有临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从临床
效果看，化湿败毒颗粒的有效性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从密切接触人群的防控到
轻型、普通型患者及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治疗，中医药
全程参与、全程发挥作用。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能较
快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缩短住院天数，提
高核酸转阴率，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
危重型的发展，提高治愈率、减少病亡率。以国家中医
医疗队托管的病区为例，这个病区以重症患者为主。截
至3月 30日医疗队返回北京，病区累计收治158例，
其中重症124例、危重症26例，目前出院140人，治
愈出院率88.61%。

医学是有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
问：在您看来，“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黄璐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道出了医学的本质。医学不是
简单的科学，而是有着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需
要注重人文关怀，给予患者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设身处
地为患者着想，温暖患者同时温暖着医生自己，不能只
见病不见人，要坚持爱心与技术同等并行。

有一名患者的康复过程让我感触很深，我们病区
26床的重症患者刚来时不了解中医，从没有用过中药治
疗，入院后强烈要求使用抗生素治疗。但检查结果显示
并非细菌感染，无需使用抗生素。医疗队员耐心讲解并
进行心理疏导，制定了中药治疗方案，并根据患者症状、
舌苔、脉象变化及时调整处方，还经常冲调中药喂患者
服用。在医护队员努力下，患者病情很快好转，对服用
中药的态度也有了极大转变，主动要求医生开中药并按
时服用。患者出院后还特意制作了锦旗送给医护人员。

医者仁心，面对疾病，我们应该拿出爱心，去关爱
患者，去缓解患者情绪，填补医学技术做不到的事。

我深深迷恋这门古老的科学
问：您母亲也是一位中医，这对您从医有哪些影响？
黄璐琦：我的老家江西婺源，是新安医学学派的发

源地之一，这个中医学派对明清时期中医学说的演变有
深刻的影响。母亲是新安医学学派的传承人，是家乡当
地有名的中医。儿时在母亲诊所里玩耍，最常用的玩具
是“处方纸”，最爱吃的“零食”是酵母片，我会常常
学着母亲的样子“开药方”。我家所在的县城不大，跟
着母亲在街上走时，所有人见到母亲都称呼“金医生”，
患者到家里来看病，不管母亲在忙什么，她都会马上放
下手里的事专心问诊，有时赶上饭点，母亲还会请患者
一起吃。那时候，我觉得医生很崇高，我为母亲是一名
中医感到自豪。可以说，她言传身教的“立德和仁爱”
一直陪伴着我。

问：您先后师承同仁堂传人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
士、诚静容先生，这些人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黄璐琦：我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1985年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学建筑，因为家里已经有
一个学医的姐姐了，我就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建筑学专业。
可是，命运偏偏安排我“子承母业”，我机缘巧合地被
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但我当时也不后悔，建
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后来，我先后师承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士、诚静
容先生，他们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还记得研究生
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还教我很
多用餐规矩和说话礼仪。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
之岑先生对待学问一向严谨。我记得一位师兄给当时国
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认为文章水平很高，
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先生后，先生批注“我们不
能削足适履”，并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之后返
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们的楷模典范作用，
让我坚定了要在中药领域作出一番成绩的决心，从此心
无旁骛地走上了中医这条路。

问：一路走来，有自己的偶像吗？
黄璐琦：李时珍是我的偶像。这么多年我都把李

时珍当作学习楷模，他的格物致知、深入实践、坚持真
理、医药并举的精神一直影响激励着我。在北京大学医
学部读博期间，我为了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一
个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
有一次，我在贵州做野外调查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我
就一个人沿着公路在月光下徒步了整整一夜。那时候交
通非常不方便，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路上要走一星期，
车也频出状况，经常是“上坡推”“下坡滑”。每当特
别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时珍尝百草、验功效时的坚
毅，自己也就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问：在有的人眼里，学医很枯燥，是什么支撑您
研究中医药？

黄璐琦：是热爱。我热爱中医药，对它感兴趣。
读书期间，我就被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深
深迷恋上了这门古老的科学。

因为热爱，我不怕吃苦。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那是时隔近30
年后，对国内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三
年间，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
涉水、翻山越岭，走遍70余个普查试点县，几乎一半
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打交道。普查后，国内中药资源的
基本现状得以探明。最近我们还启动了一项海外寻药计
划，计划在海外寻找新的药物，补充进中药宝库中。

因为兴趣，我愿投入全部精力。之前在进行栝楼
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我发现传统的生药学技术和方法
不能很好地解决。经过20多年的持续深入研究，我引
入了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了中药材鉴别的新方法。

可以说，没有热爱，我不可能走完70多个普查点，
也不会提出“分子生药学”的概念。从事任何行业都要
全身心投入进去，叫心无旁骛也好，还是叫全身心投入、
废寝忘食也好，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绩。我觉得自己也
没有过人之处，我是个有点笨的人，但我认准的方向，
一定会探寻到底。

一个人如果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会被荣誉
浇灭奋斗的激情。我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善济岐黄”，
为老百姓做更多更好的药。

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
哲学思想

问：今天，我们该如何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
黄璐琦：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

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推动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
有传承中医药的文化自信，充分尊重中医药的历史地位。
从有文字记载的《神农本草经》开始，中医药时刻都在
汲取当时的先进技术方法，对药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应当看到，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几千年来一直不曾中
断的过程。当前，中医药现代化，从药效理论、原创理
论，到中医药方剂的配比技术、机体的效应等，最核心、
最基本的切入点是临床疗效。

问：疫情防治中，为什么强调要寻找中医药疗效
的高级别循证证据？

黄璐琦：当前，世界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式
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成为评
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依据。去年3月
份，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揭牌成
立，体现出我们拿起现代武器为中医药学公信力进行确
认的自信和气度。

循证医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医圣”
张仲景在古代医籍基础上，搜集、筛选大量临床证据，
验证前人方证使用效应，融辨证论治与方证理论为一体，
著成《伤寒论》，奠定了中医循证研究体系的基石，是
古代循证研究的真实写照。循证医学的创始人萨科特说
过，使用“循证医学”这个概念的灵感，就是来源于清
代乾隆时期使用“考证”的方法，就是使用证据来研究
解释古代典籍。把循证医学跟中医药学特点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不仅能极大提高临床诊疗水
平、证明中医药学的价值，还为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提
供了“门票”。

问：您如何看待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
黄璐琦：文化影响着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医在

理念上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所不同，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
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医学伦理观汲取了
儒家文化中的“仁”“礼”等观念。正是受这些思想观
念的影响，中医包容性强，不但不排斥西医，反而坚持
中西医并重，倡导整合医学，保障中医、西医享有同等
的发展权利。我认为，中医和西医都是我国卫生健康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结合能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
更大贡献。


